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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科举制度对满语文的使用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科举削弱满语的“国语”地位的同时，翻译科又

培养了一些双语人才。部分中式后的生员、举人和进士致力于编撰满文书籍或翻译汉文典籍等，既延缓了满

语文衰退的进程，也促进了满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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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选拔人才，清代以科举为抡才大典。清代科举主要包括文科举、武科举和翻译科举，其中文、武
科举汉人与旗人皆可参加，翻译科举则是为八旗子弟特设的科目。旗人子弟为了博取功名，潜心学习汉

语及汉族文化，渐渐荒废了满语。清朝统治者为了保持满语的“国语”地位，不仅规定旗人子弟在中式

后用满文上奏履历，还针对旗人子弟特设翻译科以提高其学习满语文的热情。部分中式后的生员、举人

和进士又致力于编撰满文文献、翻译满汉典籍等，既延缓了满语文衰退的进程，又促进了满汉文化的交

流与融合。

一、满语文在科举中的应用

清朝在建立政权之初，虽然沿袭明制，开科取士，但为了保持“国语骑射”的国策，严禁八旗子弟参

加科举考试，“世祖御极，诏开科举，八旗人士不与”［1］3160。自顺治八年(1651 年)始，为了拔取优秀八旗

子弟，科举考试对旗人开放，“八旗子弟多英才，可备循良之选，宜遵成例开科，于乡、会试拔其优者除

官”［1］3160。然而，由于八旗子弟的汉文化水平较低，不足以与汉族士子竞争，且出于保持满语“国语”地

位的需要，科举考试采取满汉分榜而试的方式。满汉分榜而试，旗人须先试骑射，合格者方可参加考试，

其考试内容主要限于“国语”范围，“初八旗乡试，仅试清文或蒙古文一篇，会试倍之”［1］3160。随着旗人

汉语及汉文化水平的提高，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清朝令诏旗人与汉人同榜一体应试，以满语文应用

为主的八旗科举被纳入到文科举中，均以四书五经命题，用八股文答卷。
为了使旗人不忘国本，清代科举制度规定中式后的八旗子弟在引见时须用满语背诵履历。清代科

举在殿试后传胪前有引见之制，即“传胪前一日，读卷官以前十卷进呈，豫传贡士等于午门前伺候，钦定

拆封后，按名传宣，由读卷官带领前十人引见，有引见不到者，即行参奏。”［2］
为了防止传胪时出现意外，

特地在传胪前一日安排引见。引见时，10 名新科进士需要背诵履历，并回答皇帝的询问，皇帝再根据具

体情况确定这 10 人的名次，若无意外情况，名次则以评卷时的结果为准。《儿女英雄传》对此有所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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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十个人一班儿排在那里，只口中念念有词，低着头悄默声儿的演习着背履历。不一刻，只见黄门官

站在那高台阶上，说了句“引见”，便鱼贯而入带上去。引见下来，名次不动，静候次日升殿传胪。［3］729

引见之时，中式的旗人子弟需要用满语奏对履历，《儿女英雄传》中安公子引见之日:

(安老爷)分明晓得儿子已就取在前十名，大可放心了。无如望子成名比自己功名念切还加几倍，

一时又想到相公的满洲话儿平常，怕他上去背不上履历来。［3］730

可知，满语文应用已逐渐应用于科举考试中，且具有重要的地位。另外，满语文在清代科举中的应

用还体现在翻译科的设立。清初设立翻译科目的是倡导旗人学习汉语文，培养双语人才。后来因旗人

满语水平渐趋衰退，清政府更加重视翻译科举，试图通过拓广旗人晋身之阶的方式，提高其学习满语的

积极性，进而保持满语的“国语”地位。翻译科包括“满洲翻译”和“蒙古翻译”。“满洲翻译”指将汉文

译成满文，或以满文作论;“蒙古翻译”指将满文译成蒙古文。无论是以满文译汉文，还是作满文论，均

是直接将满语应用纳入到翻译科考试中来。

二、文科举对满语“国语”地位的削弱

出于统治需要，清政府准许旗人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虽然旗人有世袭、军功、捐纳等多种入仕途径，

但是科举制度对旗人有许多特殊照顾，如考试试题相对简单、为旗人划定取士名额等。因此，许多旗人

子弟踊跃应考，希望通过科举入仕，振兴家门，“复蒙今上八旗开科取士，尔诸兄弟得入黉序者不一，其

人将来昌大家声，正未有艾也”［4］。
随着满汉民族的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流，清政府又改革科举制度，令旗人与汉人同榜一体应试。旗人

与汉人一同参加全国统一的文科举考试，试题主要是从四书五经中出题，并要求以八股文形式作答。因

此，旗人潜心学习汉语文，研习汉文典籍，并多以儒学为业。考察《清代硃卷集成》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丙戌科进士福保的履历表可知，福保家族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其弟保安、保宁及其子继德等俱为业

儒。［5］
清代以儒学为业、涉及科考的旗人家族很多，如同治七年(1868 年)戊辰科进士嵩申的完颜氏家族

就是著名的科举世家。《清代硃卷集成》嵩申履历表中列其家族男子 61 人，以科举入仕者 19 人，其中

进士 7 人、举人 3 人、贡生 3 人、生员 6 人，有科举功名者占 31%，且大都官职较高。嵩申五世祖成额官

至兵、刑二部侍郎，高祖完颜岱官至河南布政使，祖父麟庆官至江南河道总督，其家族中另外 42 人虽有

官职，但多为低级官吏，仅完颜伟一人官至河东河道总督。［5］
由此可知，科举功名不仅是其入仕的主要

途径，而且拥有功名的旗人子弟升迁较快，发展空间也较大，“满洲、蒙古由翰林出身者，不数年必至阁

学侍郎”［6］，科举功名备受旗人子弟青睐。
由于旗人子弟潜心研习汉文儒家经典，其汉语文水平得以提高。如福保“经义澹洁，诗律卓雅，五

策亦精核不凡”［5］第3册:278。与此同时，族人的满语文水平每况日下，以至清朝后期许多旗人竟不懂满语

文。《清文备考》作者戴榖，自幼潜心学习汉语文，到成年时竟完全不懂满语，后来自觉身为满族后裔，

不懂满语无法在衙门当差，于是苦读满文，虽编有《清文备考》，但满文写作并不顺手。另外，博赫在《清

语易言》的序言中也曾提及:

manju gisun serengge，muse gurun i da susu i gisun，bahanarakū oci ojorakū． damu gūsai niyalma
满语 者 我们 国家 头 故乡 语 不得 若 不行 但 旗人

gemun hecen de bifi，irgesei emgi suwaliyaganjame teme aniya goidaha，ajiganci uthai neneme nikan gisun
京城 存 百姓 一起 掺杂 住 年 久 自少年 就 先 汉语

be teni mutuha manggi teni manju tacikū de dosimbufi bithe be hūlame manju gisun be tacimbi．
才 成长 后 才 满洲 学校 进 书 读 满语 学习

清语者，我国本土之语，不可不识。但旗人在京与汉人杂居年久，从幼即先习汉语，长成之后，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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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学读书，学清语。①

由于与汉族长期杂居生活并潜心学习汉文儒家经典，许多满族人已经过渡到“幼习汉语，后学清

语”的双语阶段，其子弟也早已将“满洲语日渐遗忘了”。鉴于此，清朝无论官方，还是私人均编纂大量

满文读本会话类文献，以为挽救满语濒危的处境做最后的努力。［7］

可见，在整个文化教育活动中，旗人子弟以学习汉语文为主，能熟练运用满语者越来越少，满语的

“国语”地位逐渐不受重视，“即便清统治者靠政权强力维护，也难以长期奏效。”［8］

三、翻译科对满语文衰退的影响

清入关之初，旗人多通晓满语，不懂汉语。为了吸收汉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清政府倡导旗人学习汉

语，翻译汉文文献，于顺治八年(1651 年)开设翻译科以培养双语人才。随着与汉族的交往日益密切，旗

人子弟逐渐转用汉语文。到康熙时期，旗人的汉语水平逐渐提高，于是政府将专管翻译的通事“悉罢

之”，并停止了翻译科举。然而，旗人在潜心学习汉语的同时渐渐荒废了满语，到康熙末年甚至出现“闾

巷则满汉皆用汉语，以此清人后生少儿多不能通清语”的情况。［9］
鉴于这种情况，雍正时期复开翻译科

考试。乾隆时期满语发展到顶峰，但是，因为旗人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汉语，满语只在一些特殊场合

使用，因此，旗人满语水平的衰退愈加严重。乾隆皇帝有感于翻译科“大率寻章摘句，无关翻译本文”，

认为翻译科无益于保持满语的“国语”地位，终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停止翻译乡、会试。翻译科停

举后，旗人子弟愈加失去了学习满语的热情，满语衰退的情况更为严重，为了挽救旗人不懂“国语”的危

局，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又复开翻译科考试。复开后的翻译科，应试人数越来越少，应试者水平也逐

渐下降，《清实录》载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谕:“昨阅考试满洲翻译生员取中试卷内清字讹错、翻译平

常者甚多，其落卷内舛错尤甚者更复不少。”［10］
到光绪朝终因“通晓翻译者无多”，停止了翻译科考试。

清代翻译科虽然时举时停，考生的水平也逐渐下降，但翻译科仍选拔了许多优秀人才，他们多数人

直接参与政事，成为有名的卿相大臣，对满语文发展亦有着重要贡献。如赛尚阿以翻译举人出身，逐步

升为大学士，编有著名的满、汉、蒙古文合璧工具书《蒙文指要》;以翻译科举人出身的刘凤山，除了显赫

的政治功绩之外，还致力于满语文的研究。他将清代著名语法教材《清文虚字指南编》中的讹误加以删

订，并新添目录和“发明”，分上下两卷重新出版《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11］
另外，根据《清文指要》的序

言:

manju gi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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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清语者，乃满洲人之根本，任凭是谁，不会使不得。因是满洲，若不会说清语，每遇人问及，就张口翻

眼。比这个可羞的有吗? 比这个可气的又有吗? 这上头别说人家讥笑打趣，连自己的身份也丢了。②

可知，许多旗人因为不会说满语而感到羞耻，以翻译科出身的旗人在处理政事之余，编撰满语文教

材和工具书，既方便旗人子弟学习满语，又促进了满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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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由于语言自身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原因，满语渐趋衰落，翻译科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客

观上，翻译科“为满族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提高满族人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视，减轻八旗压力，起到

了一定作用。”［12］
翻译科的设立使得满语文有了用武之地，刺激了旗人子弟学习满语文的热情。许多旗

人为了获得晋身之阶，努力学习满语文，政府也适时地开办了大量教授旗人满语的学校，使得“国语”在

教育与考试的共同刺激下得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满语文衰退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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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chu Language and Qing Dynasty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ANG Hai － y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Abstract: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had an improtant influence on the Manchu language in Qing
Dynasty． On the one hand，the arts exam undermined the status of Manchu language，on the other hand，the
translation exam trained a lot of bilingual personnel，many of which tried hard to compose Manchu documents
and translated Chinese classics． This could not only delay the process of Manchu language recession，but also
promot the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Manchu and Han culture．

Key words:Qing dynasty;Manchu language and writing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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